三谷基督徒會堂主日學（2021年6-8月）
聖徒腳踪	第九課（08/08/2021）	      陳海山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1962年9月19日）生平 :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於中國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區耶穌堂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國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
1887年，司徒雷登回美國弗吉尼亞州讀書。 
1899年，司徒雷登進入神學院，加入了“學生海外志願傳教運動”組織。 
1902年，司徒雷登被按立為牧師。
1904年，司徒雷登結婚後攜妻子回到杭州，學習漢語，跟隨父親到中國許多地方佈道， 成了第二代美南長老會傳教士。
1906年，獨生子傑克也在浙江杭州出生。
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學院執教，為希臘文教授。
1910年，司徒雷登任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兼任美國新聞界聯合通訊社駐南京特約記者。
1918年的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向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讓司徒雷登去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學的校長。
1921年，司徒雷登受聘為中國教會教育調查團成員。
1946年出任駐華大使。
19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司徒雷登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1933年受美國總統羅斯福召見，聽取他對中國時局的意見。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司徒雷登因拒絕與日軍合作，被日軍關在集中營，直到日本投降後獲釋。
1945年，獲釋後的司徒雷登繼任燕京大學校長（後為校務長）。
1946年（民國35年）7月11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同年，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授予杭州市榮譽市民 。
1949年4月，解放軍攻占南京，司徒雷登沒有隨國民政府南下廣州，留在那裡。
1949年8月2日，由於美國在華政策的徹底失敗，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離開中國返回美國，隨即退休。
1949年8月8日，中共新華社播發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將司徒雷登作為美國的象徵而極盡諷刺，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
回到美國後，司徒雷登先被美國國務院下了“禁言令”，後來又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患了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症。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髒病突發在美國華盛頓去世，終年86歲。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於杭州半山安賢園。

事跡（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出生於大清杭州，逝世於美國華盛頓。美國傳教士，燕京大學創始人，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前最後一任美國駐華大使。
第二代美國傳教士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國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他的父親約翰·雷登於1868年隻身一人來杭州傳教。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於杭州城北部天水橋畔耶穌堂天水堂弄旁的傳教士住宅。從血統上說，他是一位純粹的美國人。但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話來說，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更多於是一個美國人」。他會講一口純正的杭州話。11歲時到美國弗吉尼亞州上學，在那裏曾被人譏笑為不會說英語的怪物。當他在弗吉尼亞州的漢普登-悉尼學院求學期間，受到「學生志願國外傳教運動」的影響，而立志於傳教，轉入紐約協和神學院。1904年，他結婚後攜妻子艾琳·羅德（Aline Rodd）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長老會傳教士。
1908年，司徒雷登應邀前往南京，出任金陵神學院希臘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辛亥革命時，兼任美聯社駐南京特約記者。
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1919年1月，司徒雷登被聘請為首任燕京大學校長，作為燕大的長期領導人為該校的發展壯大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司徒雷登四處募捐，張學良將軍曾為此大學捐款。為燕京大學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宮殿式的美侖美奐的新校園，不惜出重金延請中外著名學者如吳雷川、許地山、鄧之誠、郭紹虞、顧頡剛、趙紫宸、容庚、錢穆、吳文藻等人來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學術地位。1928年，燕大與哈佛大學合作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學社，促進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發展成為中國學術水平最高的教會大學。
在他一手打造下，「匯文」與「協和」這兩所教會大學合併為「燕京大學」。為了經費，他數度往美募捐，籌得美金250萬；騎毛驢籌款的逸事，更成為佳話美談。為找新校址，又和同事走遍北京，最終選定未名湖畔，並聘請著名設計師，按中國文化理念設計，建成了中西合璧的燕園。
作為燕大的創立者，最讓他欣慰和自豪的，是學生「身體力行燕大校訓。」燕大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取自《聖經》中耶穌的話：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19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33年，受美國總統羅斯福召見，聽取他對中國時局的意見。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被日軍關押在北京，直到1945年8月獲釋，繼任燕大校長（後為校務長）到離開中國。 這期間燕大也被迫遷往成都，借用華西協和大學的校園。
美國駐華大使
1945年秋天重慶談判期間，曾被毛澤東宴請。1946年7月1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為美國駐華大使。任期恰好是整個國共內戰時期（1946年－1949年），同時仍擔任燕大校務長之職。

離開中國大陸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宣告新中國的外交原則完全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美國國務院遂放棄建交的努力。
1949年7月11日，美國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請美國國務院批准他7月18日離開南京返美。8月2日，開始離開南京歸國。8月8日，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別了，司徒雷登》，文中借他對國民黨和美國當局極盡諷刺。
1952年11月28日，他正式辭去大使之職。
晚年及移葬中國
他回到美國後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1949年12月，罹患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症，由其學生兼私人秘書的傅涇波和家人照顧其起居。1962年9月19日，他在華盛頓病故。他曾經說：「與其說我是美國人，不如說我是中國人，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有很深的感情。」並且一直希望能夠將骨灰送到中國，埋在燕京大學校園內，並就此立下遺囑。
他逝世後，傅涇波於1973年和1984年兩次訪問北京，向有關當局提出將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園之事；在1986年還為此事請中國駐美大使遞信給鄧小平，但因受到一些人反對而擱置。在回葬燕園受阻後，傅涇波於1988年去世，傅的後人為了完成其心願，開始考慮讓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2001年，杭州市文物部門以240萬元人民幣購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產權，並在其基礎上復建。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終於正式移葬杭州半山安賢園。
服務榜樣
曾為燕大學生與教員的冰心，留下了栩栩如繪的司徒雷登肖像：「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每與他談話，「都使我覺得他是兼有嚴父的沉靜和慈母的溫存。他款款地笑在你的對面或身邊，兩手叉握著放在膝上，用溫和懇摯的目光看著你……他總是盡量地給你機會，讓你傾吐你的來意，然後他用低柔的聲音、誠摯的話語，來給你指導與慰安……」
現在我們知道，真正的司徒雷登並非裝著愛中國，而是像扎根中國的麥種，以傳道者的精神，一生與「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別了，司徒雷登(全文)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
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美國侵略政策的對像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線鞏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歐洲進攻。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線，它是認為比較地鞏固的。這些就是美國侵略者的整個如意算盤。可是，一則美國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地抵抗著美國的侵略政策，使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地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採取大規模地直接地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採取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台灣，有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駐過美國的軍隊。美國的空軍控制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了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用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在長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或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美國的空軍除替蔣介石運兵外，又炸沉了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只是還沒有公開宣布作戰，並且規模還不算大，而以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為主要的侵略方式。美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系統不想直接侵略中國。在助蔣作戰的開頭，又曾演過一出美國出面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文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制全中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對於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一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到的時候，美國在中國碰到了三種可能的選擇：(一)它可以一干二淨地撤退；(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干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三)它可以幫助國民黨把他們的權力在中國最大可能的地區裡面建立起來，同時卻努力促成雙方的妥協來避免內戰。” 艾奇遜說：“我相信當時的美國民意認為，第一種選擇等於叫我們不要堅決努力地先做一番補救工作，就把我們的國際責任，把我們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統統放棄。”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乾涉中國。干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裡強奸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為什麼不採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種供選擇的政策，從理論上來看，以及回顧起來，雖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卻是完全行不通的。戰前的十年裡，國民黨已經毀滅不了共產黨。現在是戰後了，國民黨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這在前文已經有了說明。在那些從日本手裡收復過來的地區裡，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產黨卻比以往無論什麼時候都強盛，整個華北差不多都被他們控制了。從國民黨軍隊後來所表現的不中用的慘況看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我們因此採取了第三種供選擇的政策......” 國民黨腐敗無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單就美國統治者來說，“回顧起來”，也是妥當的。因為這樣做起來實在有興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不想幹，幹是很想的，只是因為中國的形勢，美國的形勢，還有整個國際的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說)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採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說。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像沒有失敗的樣子的歐洲馬歇爾計劃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裡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裡，不抓在人民手裡，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砲、火箭炮、榴彈跑、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鬆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記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學習經文：
羅馬書 12章：19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或作讓人發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視頻轉載資料：
[bookmark: _Hlk79159164]鳳凰大視野．司徒雷登在华50年：（一）传教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T6oMGw9m4&list=PLqw4WC9R3nzauaCvrAgU4WwYzWF2Wmjds

鳳凰大視野．司徒雷登在华50年：（五）魂归故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6J4NV1RgNo&list=PLqw4WC9R3nzauaCvrAgU4WwYzWF2Wmjds&index=3
詩歌：恩典夠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feIz0Rprg


